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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论古老童话对儿童心理的潜在消极影响
———以格林童话为例

韩　超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儿时的我们总是沉浸在美丽的童话故事中，享受着古老童话给我们带来的无尽乐趣和遐想。而今当我们站在新的角

度上来审视童话时，却发现其中也蕴含着种种容易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本文以格林童话为考察对象，着力

从血腥暴力的情节描述、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观、僵化故事模式中善与恶三个方面探讨童话对儿童心理潜在的消极影响，试

图破除大众对童话价值认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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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是儿童的奶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积极作用。长久以来，很多大家针对

这一问题做出过精彩的论述。陈伯吹先生曾高度赞

扬童话尤其是民间童话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他认为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童话的精神实质是儿童

上好的精神食粮；是培养人们积极乐观精神、鼓励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另外，北京大学教授

乐黛云也认为，优美的童话可以熏陶出丰富、美好

的内心。但是，童话中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极易被忽

视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隐藏在优美的童话故

事中，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恶魔”。在现代传媒

飞速发展的今天，童话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儿童意

识形成的一个社会文化资源；鉴于此，我们更不能简

单地认为童话对儿童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

成只有积极作用而忽略了其中种种对儿童心理发展

具有潜在消极影响的因素。

一、血腥暴力的情节描述

理查德曾经以“血淋淋”一词来形容格林童话部

分情节的恐怖与残忍。“残酷童话”源于德语Ｃｒｕ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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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ｅｎ。格林兄弟将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搜集起来

经过改编变成了母亲每天睡前的呢喃，但这些民间

童话里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民间叙事风格，轻描淡写

地将众多血腥的场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不寒

而栗。

《杜松子树》中的继母把儿子杀掉，“把他砍成一

块一块，丢进了汤锅里”做成肉汤给爸爸吃，不知情

的爸爸“越吃越觉得好吃”，“把吃剩的骨头都扔在了

桌子底下”。《菲切尔的怪鸟》描写了这样的场景：一

只血淋淋的大盆子摆在屋中央，盆里躺着些砍碎了

的死人，旁边立着个木砧，砧上横着把亮闪闪的斧

头。她吓得要命……（巫师）把姑娘推倒在地，抓住

她的头发，拖她进了血屋，把她的脑袋往木砧上一

按，用斧头砍碎了她，让她的血流了一地。随后，把

她扔进血盆，和其他死人在一起……《强盗未婚夫》

详细描写了肢解吃人的过程：“他们拖来另一个少女

……剥去她漂亮的衣服，把她放在桌上，将她美丽的

躯体砍成一块一块，撒上一些盐。可怜的未婚妻藏

在桶后直发抖，直哆嗦。……一个强盗发现被杀的

姑娘小手指上戴着枚戒指，想捋又一下子捋不掉，就

抓起斧头，把手指砍断了。谁料手指头却高高跳起，

飞过大桶，正巧落进未婚妻怀中。”如此种种血腥描

写在格林童话中屡见不鲜，另外还有《快活老兄》、

《两个漫游者》、《训练有素的猎人》等等。

柏格森认为“真正的绵延会在事物身上打下烙

印。如果一切存在于时间中，那么一切都会发生内

在变化，不可能重复出现同一具体事物。”［１］人生命

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的绵延。人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

真实的，血腥的场面出现在儿童脑海中或许暂时不

会产生消极影响，但它们在记忆中留下的或深或浅

的痕迹却会进入潜意识与主体生命融为一体，从而

改变主体的行为模式。“个体生命在五岁时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２］那么，儿童以在血腥场景

影响下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来应对外界刺激，并在应

对中不断对内在的行为模式进行重建，消极影响的

产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若外界刺激引起主体对童

年血腥暴力场面的记忆，便会有“一部分死亡本能转

向外部世界，以进攻和破坏本能的面貌出现。”［３］给

个人、家庭、社会都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孟子所说

的“君子远庖厨”也是在告诉我们，远离血腥场景，才

能具备仁德。

格林童话中的血腥场景描写不仅给天真烂漫的

儿童带来了恐怖的想象更给他们的心理发展带来一

系列消极影响，不利于其人格的形成和健康成长。

童话更应该给孩子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呵护儿童幼

小纯洁的心灵；而不是让他们在血腥场面的阴影中

思考人生道理。

二、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观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是

以男性为中心的。格林童话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是民间童话的典范之作。它的诞生、发展毫无意

外也会受到这种弥漫在社会大环境中的男权意识的

影响。透过格林童话故事的表层，从性别理论的角

度对其深层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格林童话具有

一整套有等级秩序的性别关系且这些性别关系都是

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文学想象。在长期历史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关于两性性别角色、性别规范行为的描

述成为儿童早期性别观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成为

儿童在游戏中所模仿的样本，不断强化儿童对传统

性别观念的认同；童话中虚构的性别角色就这样影

响着现实中儿童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

格林童话中的女主角都有着惊人的美貌。在很

多故事中女主角的美貌不仅是贯穿故事始终的线索

更是推动故事不断发展的因素。莴苣姑娘是“天底

下最漂亮的女孩”，《青蛙王子》里的小公主“美的让

太阳都惊诧不已”；白雪公主更是整个王国最美丽的

人，她的美貌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她因

为美貌陷入困境也同样因美貌而与王子举行了盛大

隆重的婚礼。如此种种以欣赏者的角度对女性外貌

的极度宣扬不能不说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劳拉·

穆尔维认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世界中，

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４］在

这里男性与女性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看”与“被看”的

模式，深刻地折射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被欣赏

的“物”的存在属性。

格林童话中女性温顺、忍耐、忠贞的性格特征以

及其生存的空间狭窄更是把女性完全变成了男性的

附属品。灰姑娘是父母亲的“乖女儿”，甚至在面对

凶恶的继母和两个姐姐的虐待时，她还是保持着温

顺、忍耐、毫无怨言的姿态，在厨房里不停地劳作；而

正是这种善良、柔弱又美丽的形象让她获得了王子

的爱情。灰姑娘与象征着男权社会标准的“玻璃鞋”

的吻合也象征着女性对男性的顺从与屈服，灰姑娘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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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姐姐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来迎合男权社会的标

准。面对阴暗的生活，灰姑娘无力改变，她掌握不了

自己的命运，只能求助于自然界的精灵们、只能默默

等待一个可能来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来的王子。不止

灰姑娘，童话中的公主们也没无力主导自己的人生。

她们陷入困境只能安静地等待男性的救赎，以一种

软弱无能的状态出现在儿童们的世界中。在《蓝

灯》、《背囊、帽子和号角》中美丽温顺的公主们甚至

被当作礼物送给了平民男主角。在格林童话中我们

也不难发现，女性出场的场景基本以花园、厨房为

主，男性则多骑马执剑以冒险的姿态出现。童话在

无意识中把女性塑造成了寓于家庭、顺从男性的形

象，把男性塑造成了是自然、社会和女性的主宰。女

性只能守在自己狭小的天地中，把人生依托于不知

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男性，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

就算父亲命令她们嫁给一只青蛙、第一个上门的叫

花子、一个半身是刺猬的人她们也只能乖乖顺从不

能有任何反抗。“男主女从”的性别关系在童话中得

到了强化，女性成了没有反抗能力，没有地位的纯粹

地附属物。

《格林童话》中的各式故事通过对女性美貌及温

顺、柔弱的褒扬，表现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

“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这种性别关

系在不同的故事中相互交织，不断得到强化并作用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使其内化为儿童性别观念，从

而影响其处事的行为方式。这或许会使男孩富于独

立冒险意识但也可能会让女孩终日沉迷于灰姑娘的

梦中，幻想着依靠男性改变人生而不是去努力充实

提升自我。联想到如今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我们不

得不承认这种性别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根深蒂固。

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之路是漫长且充满荆棘

的，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拒绝儿童对这种

不平等性别关系的接受：从改变一个童话开始，改变

儿童的性别观念，甚至改变这个世界由来已久的不

平等。

三、僵化故事模式中的善与恶

列维斯特劳斯说：“童话故事可以被定义为是一

个展开过程，它始于邪恶而终于婚礼、报答、缺乏或

危害的消除。”［５］格林童话中有２００则“儿童和家庭

童话”，在这２００则童话中，有很多童话的故事模式

存在明显相似之处［６］。这些主干情节相互类似的童

话故事文本群被童话学家称为“类型”。纵观格林童

话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类型童话”，如《十二

兄弟》和《六只天鹅》、《霍勒太太》和《森林中的三个

小人》、《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等等。以我们耳熟能

详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为例，它们的结构包含

五个基本情节：女主人公受到虐待；得到精灵的帮

助；与王子相会；被王子追求；以美好的婚缘告终。

这一“类型”可以概括为离家———受难———归来的模

式。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将其中的主要人物进行大体

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好人（主人公）、坏人（继母、

巫婆等）、陪衬者（主人公的助手或是嫉妒者或是失

败的竞争者）。格林童话就在诸如此类“惩恶扬善”

的故事模式中，展现着善与恶的截然对立。

格林童话中最鲜明的善恶对立体现在继母与继

子女之间。《小弟弟和小姐姐》中的继母天天打他

们，让他们“吃硬梆梆的剩面包皮”，他们活的“连桌

子底下的小狗都不如”。他们逃到森林里以后，作为

女巫的继母对森林里所有的泉水都施了妖术。在姐

弟俩终于过上好日子之后，恶毒的继母还在“设法把

姐弟俩推进不幸的深渊”；继母将已成为王后的小姐

姐抬到了浴室里，并“生起了地狱里一样的熊熊大

火”。《森林中的三个小人儿》中的继母让可怜的姑

娘穿着纸做的衣服在“冰冻像石头一般硬”的冬天到

森林里去采草莓，而且只给她“一小块硬梆梆的面

包”；心里想着她冻死饿死在外面从此再不会来烦她

的眼睛了。在继女成为王后以后，继母来到王宫把

可怜的王后“扔进了打窗前流过的大河里”，让自己

的丑女儿爬到了王后的床上去。

在此种故事模式中，亲生母亲在主人公出生时

便处于缺失状态。继母本应是具有归属和爱的特质

的母亲的替代者，可继母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

难，有的继母甚至与女巫合二为一；她们以迫害善良

柔弱的主人公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成为邪恶、狠毒的

代名词。继母被妖魔化的形象在不同的故事中反复

出现传达给儿童的信息就是：继母先天具有邪恶的

特质，不可能与继子女和谐相处，继母的存在便是灾

难的象征；主人公只有在在继母消失在现实世界之

后，才会苦尽甘来，真正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人的整个一生都是社会化的过程，儿童对世界

的认识虽然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童年时期，但在这个

时期儿童对世界的初始接触却是最重要的。儿童关

于继母群体的印象最初来源于父母，其后可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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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诸多类型的童话读本，这样便在不知不觉中强化

了儿童对继母这一类形象的偏见和歧视、甚至是厌

恶恐惧。这不仅不利于在青年在进行择偶、婚恋时

构建良好的两性关系，更是对继母群体的不公平。

现实社会中对继母的歧视和偏见是真实存在的，父

母不应该更不能再在无意识中通过童话里关于继母

的故事情节强化这种错误观念，让儿童机械地按照

童话中的思维进行思考而形成对一个群体的错误

认识。

其次，善与恶的对立也体现在以亲兄弟之间。

在这些故事中“恶”的角色一般由哥哥（坏人）扮演，

他们心肠歹毒，阴险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弟

弟（好人）却会因善良而得到精灵们（陪衬者）的帮

助。这类故事有《会唱歌的骨头》、《活命水》、《三片

羽毛》、《萝卜》等。在《会唱歌的骨头》中，同样是为

民除害抓住野猪，哥哥“聪明刁滑，做这事是出于骄

傲”；而弟弟“天真单纯，做这事是因为心地善良”。

当哥哥看见弟弟先于自己抓到野猪时便施计害死弟

弟，自己扛起猎物去见国王，并娶公主为妻；可怜的

弟弟在桥下的泥沙中化为白骨。《活命水》中的大王

子和二王子自告奋勇去寻找能治愈国王的活命水，

都是想“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继承王位；只有小

王子是因为“我父亲病的快死了”。善良的小王子得

到精灵的帮助而成功取得活命水，可哥哥们不仅把

活命水换成了苦涩的盐水，陷害他要毒死国王，还要

霸占本该属于小王子的公主。

此类故事模式中，哥哥们的阴险凶恶与弟弟们

的单纯善良形成了鲜明对比，哥哥对弟弟的所作所

为没有丝毫亲情可言。他们为了财富、地位而陷手

足于险恶之境，人性的阴暗面在这些故事中显露无

疑。这样非善即恶的对立描写一方面起到了惩恶扬

善的教育作用，却也扼杀了儿童对于童话中人物形

象及故事情节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儿童最

需要感受亲情温暖的时候为他们描述了亲情的堕落

和沦丧，带来消极的影响。童话本不应僵化的故事

模式中惩恶扬善，继承“载道”、“言志”的教育观；儿

童需要的也不只是从童话中所体现的人生道理，他

们需要的是灵活多变的故事、是诗意浪漫的幻想和

温情脉脉的骨肉亲情。

四、结语

童话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教给儿童做人的道

理，它更是儿童时期的宝贵回忆，更应该是引导儿童

走向审美的一位良师益友。它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

审美呵护儿童纯洁的心灵，帮助儿童体验童年的幸

福快乐。可童话中却也存在着种种对儿童心理发展

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一旦进入儿童的视野并在童

话的不断讲述中加以深化，将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

产生深远的影响。父母在为儿童选择童话时一定要

注意甄别并剔除其中那些并不适合儿童的成分，给

孩子一个健康、明朗、美好的童话世界。

（注：本文选取的文本为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

《格林童话全集》（１９９３年版），作者为雅各布格林、

威廉格林，译者为杨武能、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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